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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备受关注的余华

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一审宣判，

余华英被判死刑。

走出法庭，杨妞花被媒体和寻

亲家庭团团围住。“曾经伤害我们

的人，得到了严惩。”她说。

被拐

杨妞花的人生，从 5 岁时被改

写。

杨妞花的家，距离世界地质公

园、5A级旅游景区贵州织金洞只有

5 分钟车程。这是一片喀斯特地貌

发育完整的地区，溶洞遍布大山。

从1995年5月被拐卖算起，杨

妞花回家用了 26 年。1991 年，1 岁

的杨妞花和父母、姐姐一起来到贵

阳生活。爸爸在一家纸箱厂打工，

杨妞花记忆中家里堆着新的纸板。

杨妞花家租住在铁路旁两层

小楼的二楼。二楼三间房，杨家在

中间。出门右边的房间住着一个大

人带着小孩。这个邻居穿着中性，

短头发，还抽烟，“那时候我以为她

是个男的，所以叫他大伯”。

正是这个“大伯”余华英，于

1995 年 5 月拐走 5 岁的杨妞花，把

她卖到河北邯郸农村。

杨妞花和余华英带着的孩子

经常一起玩耍。被拐走那天，这个

孩子来叫杨妞花到家里玩。余华英

在家，蹲下身来问杨妞花想要什

么，带她去买。杨妞花说想要织毛

衣的签子，因为她学了一点织毛衣

方法，想给洋娃娃织件毛衣。

余华英带着杨妞花下楼，杨妞

花的姐姐追了出来。余华英让姐姐

先回去，说买好东西给她带回来。

很多年后，杨妞花的姐姐还在自

责，“我是看着妹妹被带走的”。

坐汽车，转火车，余华英带着

杨妞花一路往东北方向走。火车上

杨妞花睡觉醒来，看到窗外黑着，

车厢里灰蒙蒙，她哭闹着要回家。

余华英一把拉开窗户，恶狠狠地

说：“再哭就把你扔下去。”

在邯郸农村，余华英焦急地寻

找买家，十几天无果。后来中间人

告诉杨妞花：“别人想买儿媳妇，你

太小了，卖不出去。”等待期间，余

华英很烦躁，她用很烫的水给杨妞

花洗头。杨妞花跳着喊疼，被余华

英抓住一顿殴打。

杨妞花记得那天特别冷，风很

大，路边还有雪，一个老头骑着自

行车，带着后来的“奶奶”找到余华

英。“奶奶”解开大襟褂子，掏出一

把钱给余华英。随后拿个棉被包住

杨妞花，让她坐在自行车横杠上，

去到她后来的“家”。后来，“奶奶”

经常说：“你是花2500元买的。”

成长

在邯郸农村，杨妞花生活在一

个有“奶奶”和“哑爹”的家里。她努

力适应北方农村的生活，下地干

活、在屋顶晒玉米和花生，每天割

猪草喂两头猪。她很少穿新衣服，

照小学毕业照时，别的同学穿长

袖，就她穿着旧短袖。鞋子底磨破

了，她把自行车内胎的皮剪一块贴

上，继续穿。

照顾“奶奶”的重担也落在杨妞

花身上。小学离家几十米，每天中午

她要回家给“奶奶”做饭。“奶奶”血

压高，身体不好，有时会在床上大小

便失禁，杨妞花还要擦身洗衣。

杨妞花童年唯一骄傲的，是她

学习成绩很好。数学、语文、美术、音

乐，每一门课老师都喜欢她，“优秀

学生”的奖状贴了一面墙。音乐老师

教她弹风琴唱歌，她还得了“优秀歌

手”的奖状。她还帮同学做作业，做

一次收1角、2角钱，“很开心，我买新

本子、铅笔，从来没找家里要过钱”。

小学毕业，家里不再送杨妞花

上初中。她到旁边景区一个超市打

工，干配货的工作，每个月300元工

资。半年后，“奶奶”又生病了，杨妞

花只好再回家，照顾她饮食起居。

比起体力上的累，心里的苦才

更压得杨妞花喘不过气。周围有人

说她是“童养媳”，小学毕业后，因

为家长阻拦，最好的同学不和她玩

了。“奶奶”觉得杨妞花有以前的记

忆，不服管、有主见，经常说“你赶

紧长大吧，把买你的钱还给我，随

你爱往哪里走”。2008 年“奶奶”去

世，杨妞花用2800元安排送葬等后

事，“我把买我的钱还清了”。

杨妞花先后在石家庄、江苏等

地打工。2009 年，邯郸家里的一个

亲戚安排杨妞花回家相亲，结果等

了 3 天没人上门。“意料之中的事，

他们看不起我的家庭。”杨妞花说，

第四天一个高高大大的男生终于

上门，两人互生好感，很快结婚。

杨妞花对这个新家珍爱无比。

地板用拖把拖了，还要用抹布再擦

一遍，“恨不得用吹风机吹干，终于

有了自己的家了”。

寻亲

杨妞花结婚，甚至生孩子前，

都没有认为自己是被拐的。她从小

被灌输的是“老家穷，亲生父母把

你卖了”“大人不要你了”……她甚

至幻想过“大伯”余华英会来接她。

还想过，有一天找到家，找到亲生

父母，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一身光

鲜，告诉他们“你们把我卖了，我也

会过得很好，然后转身就走”。

结婚后，杨妞花把童年记忆告诉

丈夫。吃鸡腿、溜冰鞋、有鸟笼……这

些记忆碎片让丈夫觉得她的亲生家

庭应该不穷，不至于把孩子卖掉，应

该是被拐卖的，鼓励她寻亲找家。

2012年，杨妞花到公安机关采

血，等待比对。此后10年间，她通过

村里人提供的只言片语信息，陆续

把寻亲地聚焦到四川、云南等地。

2021年，杨妞花录制了一段视

频，通过寻亲志愿者发布到网上。

“我喊外婆是‘阿布达’发音”“喊妈

妈是‘妈依’发音”“我老家住山区，

站在猪圈上可以看到一个大山，大

山上有个山洞”“我姐姐放学，会从

山坡走下来”……杨妞花描述的这

些信息，进一步缩小了寻亲范围。

特别是外婆的发音是“阿布达”，贵

州的网友看到后马上联系她，说贵

州的苗族就是这样叫外婆。

很快，杨妞花的姐姐杨桑英打

来电话，姐妹俩比对了信息，特别

是买织毛衣签子这个细节一对上，

瞬间让二人坚定了信心。

她们在电话里这样对话：

“这么多年，你们怎么不找

我？”

“我们一直在找你，哪里都找

了，就是找不到。”

“你把爸妈的电话给我。”

“爸妈早就死了……”

杨妞花说，那一瞬间她五味杂

陈，“没找到，我至少还有个念想；

找到了，父母已经不在了”。

2021年5月15日，杨妞花回到

贵州省织金县官寨县乡小妥倮村，

她真正的家。5 月 16 日，杨妞花在

父母坟前痛彻心扉，“我走时他们

好好的，回来成了一堆石头，我好

想跪着进去看他们”“我找到了家，

却早就没有了家”。

不知是巧合还是命运安排，杨

妞花回家才知道，5 月 16 日（农历

四月初五）是她的生日。

杨妞花的丈夫、赶来的 6 个姨

妈给她买了 7 个生日蛋糕，家里来

了很多亲戚，放鞭炮迎接她。她说：

“我结婚时来了 17 辆车迎亲，回家

了来了20辆车。”

追凶

杨妞花彻底明白了，自己当年

是被人贩子拐卖的。回到邯郸后，

她向警方报案。她说，当时针对的

是村里拐卖中间人报的案。中间人

在供述时，提到“小余”，杨妞花马

上喊出“是余华英吗？”这个在她记

忆里埋藏的名字，一下被唤醒。

要让犯罪分子付出沉重代价！

近年来，公安机关持续开展“打拐”

“团圆”行动，严惩拐卖人口犯罪，

深挖历史积案，从严追诉拐卖人口

犯罪。经过多方努力，2022 年 6 月，

余华英被警方抓获。

2023年7月14日，杨妞花第一

次在法庭上见到余华英，“她五官

轮廓没变，只是头发白了”。余华英

半眯着眼，扬着下巴和杨妞花对

视。“那个眼神我太熟悉了，她在火

车上打我，用热水烫我头，就是这

个眼神。她应该在想，当年怎么没

有杀死我。”杨妞花说。

杨妞花问：“你认识我吗？”余

华英说：“我认识你啊。”杨妞花说：

“你记住，是我把你送上法庭的。”

2023 年 9 月，贵阳中院公开宣

判，对被告人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

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余华英当庭

表示上诉。2024 年 1 月，贵州省高

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二审

裁定，发回重审，法院认为，原判遗

漏原审被告人余华英其他拐卖儿

童的犯罪事实，部分事实不清楚，

为查清上诉人余华英全部犯罪事

实，应予重审。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0 月

2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

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正义不会缺席。

“我想要的人生，就是一家人

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用了将近30

年，那个执着的女孩，找回她向往

的平凡生活。在邯郸，她叫李素燕；

找到亲人后，她改回真名——杨妞

花。 （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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